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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邶风·绿衣》主旨考论
黄璐薇

（北京语言大学 中华文化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绿衣》一诗的聚讼主要集中于《绿衣》之情、“绿衣”服饰、“绿衣”归属等问题。首先，《绿衣》之情
当为“思古人”无疑；其次，“绿衣黄里”“绿衣黄裳”的形制及“外丝绸，内葛衣”的穿法，在当时社会是符合
礼制的，此现象并不能作为“妾上僭”的暗喻。另外，古籍提到“绿衣”为嬖人所服。由“绿兮丝兮，女所治
兮”可知，作者所思者即治丝之人。在诸侯后宫中，姪娣应当是丝枲之事的主要负责人，嬖人受其管理。

对应到卫庄公的后宫，厉妫之娣戴妫早逝，嬖人在丝枲之事中与其朝夕相处，关系密切。因此，《绿衣》是
嬖人为戴妫所作的悼亡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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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的阐释经历了汉代经学、宋明理学、明清
朴学以及近代疑古派的洗礼，不同的历史时代不断
地赋予其新的内涵。由于读《诗》人数众多，一诗多
解的情况屡见不鲜。《邶风·绿衣》被称为悼亡诗的
鼻祖，哀祭文的前身，其诗旨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

一、《绿衣》之情———“忧”“思”之辩

《绿衣》全诗共四章，每章由四句构成。其诗云：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１］１５６－１５９

诗旨的阐释与解诗者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汉
儒解诗通常从经学角度展开，而近代学者更倾向于
从文本与美学的角度论诗。诗中两次出现了“心之
忧矣”与“我思古人”。其诗旨究竟是“忧”是“思”，古
代学者与近现代学者的看法截然不同。要而言之，
《绿衣》的阐释经历了从“忧”到“思”的转变。

（一）心之忧矣———因忧而思
古代注家的阐释几乎皆以“庄姜之忧”为主旨，

但对其所忧何事却有着不同的解读。毛亨最先提出
“庄姜伤己说”，《序》曰：“卫庄姜伤己也。妾上僭，夫

人失位而作是诗也。”郑玄进一步指出了上僭者的身
份，“妾上僭者，谓公子州吁之母。”孔颖达从郑说，认
为庄姜“伤己不被宠遇，是故而作是诗也。”［１］１５５－１５６总
而言之，经学家的解读大抵以庄公宠妾灭妻，庄姜伤
己为主。

但也有学者认为庄姜是一位具有远大格局的女
子，其所忧并不局限于个人际遇，而是事关家国存亡
的大事。宋代的李樗、黄櫄提出了“庄姜忧国说”。
《诗李黄集解》有云：“今嫡反在下，妾反居上，何以为
国？名分之不正则国随之亡。”［２］黄李二人以首足作
比，认为妾上僭的现象正如人之首在下而足在上的
景象。庄姜从尊卑颠倒现象中看到了国之将亡的命
运，故而忧虑。此后不久，宋人谢枋得进一步提出：
“庄姜之心，岂但忧一身哉？为君忧，为君之子忧，为
国家后日忧，其忧何时能止也？”［３］庄姜之忧不仅局
限于自身遭际，而是忧君忧国忧天下。

清人夏炘提出了“庄姜忧古制说”，对庄姜之忧
描述得更加具体化，“此关嫡庶之大分，治乱之大防，
非一人一身之事。”［４］８４庄姜所忧的是卫庄公不遵古
制，古制不存，社会就会动荡不安，继而影响到国家
命运。今之学者富金壁在其作《诗经新释》继承了此
说，“庄姜感于嫡妾失位，必为祸端，遂作此诗，以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６－２６
基金项目：２０２１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哀祭文发展史”，编号：Ｎｏ．２１ＸＺＷ０４５。
作者简介：黄璐薇（１９９１－），女，福建古田人，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２０２２级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魏晋
南北朝文学与文献。

·５３·

DOI:10.13834/j.cnki.czsfxyxb.2023.04.014



忧思。”［５］而邸永强认为，庄姜之忧在于“时下妇人中
道丧失”［６］。

早期的学者认为庄姜为妾上僭之事忧愁不已，
因此怀念恪守礼法的古人。是“心之忧”导致了“思
古人”。在支持此说的学者中，对于庄姜所思何人，
历代注家的解读也不尽相同。

《毛传》注明了“古人”为“古之君子”。《郑笺》进
一步明确其身份为“古之圣人制礼者”。朱熹在《诗
集传》中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我思古人有尝遭此
而善处之者以自厉焉，使不至于有过而已”。［７］２５朱
子认为庄姜“思古人”的目的是学习古人的处世之道
以自勉，从而使自己行为无过。明代朱善提出，“然
古人之处此，亦岂有他道哉？亦曰：安于义命而已
矣。”［８］直接指出了古人的自处之法———安于义命。
因此，明代袁仁赞庄姜曰：“惟追思古人，省而自安，
此庄姜所以为贤也。”［９］

王先谦认为诗中两处“思古人”的含义不同。庄
姜第一次思古人，想到上僭之妾并非本性恶劣，而是
无人教导的缘故才导致了今日的局面。庄姜想到恪
守礼法的古人，想以其人之品行对上僭之妾作个比
喻，从而教导嬖妾明白事理，免于罪过。庄姜第二次
思古人，是由于自己身处难堪的境地，想到乐天安命
的古人，心中向往。两处“思古人”皆体现出庄姜忠
厚之至的品格［１０］１５５。

近代学者张西堂《诗经六论》将《绿衣》归纳在
“关于劳动生产的诗歌”之中，他认为此诗作者为一
位缝纫的女子，诗中之“忧”其实是愤恨之情。“这明
明是女子在丝织缝纫的劳动中所唱出的歌声。她一
方面叙述她的劳动，一方面愤恨当时社会上种种的
不正常。”［１１］周文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了缝纫
女子的身份，提出《绿衣》的作者为原居邶地后沦为
周之奴隶的女奴［１２］。

（二）我思古人———因思而忧

２０世纪以来，疑古派的兴起冲破了传统经学的
藩篱，对于《绿衣》诗旨的解读而言，“思”的意蕴更浓
了。近现代学者对《绿衣》主旨的认定由“心之忧矣”
转为了“我思古人”，他们认为是“思古人”导致了“心
之忧”。

刘大白在《白屋说诗》中推翻旧说：“咱们在这篇
诗底字里行间，找不出一点关涉卫庄姜的事实
来……其实，这篇诗是一篇悼亡诗或念旧诗。”［１３］实
际上，刘氏更倾向于《绿衣》作悼亡诗解。而闻一多
则更倾向于作念旧诗解，他在《风诗类钞》中评《绿衣
（邶二七）》道：“感旧也。妇人无过被出，非其夫所

愿。他日夫因衣妇旧所制衣，感而思之，遂作此
诗。”［１４］陈介白、高亨、程俊英、蒋见元等学者都将此
诗认定为悼亡诗。“忧”是由“思”导致的，因此，全诗
的情感主旨在于“思”。诗中的“女”指的是亡妻，其
丈夫看到她生前所制的“绿衣”，思念之情便不可遏
制地迸发而出。刘毓庆先生则认为《绿衣》为卫庄姜
思念侍妾戴妫之作［１５］。

上博简中的《孔子诗论》是我们研究孔子诗学思
想的重要文献。其中第十简记载的是孔子对二《南》
及《邶风》部分篇目主旨的点评，包含了“《绿衣》之
思”，点明了诗篇的主旨为思念之情。在第十六简
中，孔子进一步点明了诗篇的创作动机，“《绿衣》之
忧，思古人也”表明了作者之忧是“思古人”的缘故，
并非由“妾上僭”引起［１６］１３９。若按传统经学之论，庄
姜之忧由“妾上僭”引发，“思古人”只是她对现实状
况束手无策而发出的感慨，那么诗篇主旨则应定为
“心之忧”而非“思古人”了。因此，《绿衣》的情感主
旨应当认定为“思古人”。

二、“绿衣”服饰———绿丝在外，黄葛在内

（一）“绿衣”的性质
“绿衣”为贯穿全诗的线索，其性质对于诗篇的

解读尤为重要。首先，应判断“绿衣”究竟是虚拟意
象还是确有实物。对于这个问题，各学者的意见不
尽相同。古之学者中，毛亨认为绿衣为“兴”；而朱熹
认为绿衣为“比”。从毛、朱之说者大多认为绿衣仅
作为比兴的意象存在，为虚构之衣。郑玄认为“绿当
为褖，故作褖，转作绿，字之误也。”孔颖达进一步分
析：“诗者咏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举实无之
绿衣以为喻。”［１］１５５－１５６他提出绿衣即“褖衣”，是当时
王后的六服之一。此礼服虽是真实存在的，但在诗
中亦是作为“妾上僭”的譬喻。近代学者大多主张绿
衣为实物，但对于其归属却有不同的解读。闻一多
提出绿衣是弃妇生前为丈夫所制之衣，高亨则认为
绿衣是亡妇留下的遗物。

《诗经》中的比兴手法具有鲜明的特点，“他物”
作为主旨的衬托，在诗中出现时仅如蜻蜓点水般一
笔带过，与“所咏之辞”是泾渭分明的。在书写“所咏
之辞”时，作者便不再提起先前的“他物”。如“关关
雎鸠，在河之洲”（《周南·关雎》）、“蒹葭苍苍，白露
为霜”（《秦风·蒹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周
南·桃夭》）等皆是如此。而在《绿衣》一诗中，“绿
衣”为贯穿全诗的线索，作者将“绿衣”的各个方面反
复吟咏。在第三章中，“绿兮丝兮，女所治兮”与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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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我思古人，俾无訧兮”是密切相关的。诗中的“绿
衣”由“女”所治成，还有人认为“女”即作者所思的
“古人”。因此，“绿衣”与“所咏之辞”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它是诗篇的核心线索，并不仅作为比兴意象
而存在。

从诗的三、四两章可以看出，“绿丝”与“絺绤”指
的皆是服饰的材质，非常具象。首先，若仅是作为虚
拟的比兴意象表达妾上僭的反常现象，“绿衣黄里”
“绿衣黄裳”的色彩描写就已足够，何须再对服饰的
材质进行赘述？其次，“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描写的
是治丝的场景，有一定的画面感，这显然是作者回忆
或想象出来的，只有真实存在的绿衣才能引发如此
联想。最后，“絺兮绤兮，凄其以风”写的是作者身着
“絺绤”（葛衣），感受到了风的凄寒。若是虚构之衣，
如何能让人感到寒冷？

综上所述，绿衣服饰确有实物，并不是虚拟的比
兴意象。

（二）“绿衣黄里，绿衣黄裳”的颜色与形制
古代学者对于“绿衣”颜色的看法不尽相同，毛

亨认为“绿衣”指的是表层为绿，内里为黄，且上衣为
绿，下裳为黄的服饰。郑玄对此有不同看法，《笺》
云：“绿当为褖，故作褖，转作绿，字之误也。”［１］１５５他
认为“绿衣”之“绿”是错别字，这个词原本应为“褖
衣”。《周礼·内司服》有云：“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
袆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绿衣。”［１７］１４６此处的
“绿衣”即“褖衣”之误写。褖衣为王后六服之一，表
层黑色，里层白色。但诗中的褖衣却是以黄为里，这
是不合礼制的。孔颖达支持郑笺“绿当为褖”的说
法，他进一步提出三个证据。首先，“此《绿衣》与《内
司服》‘绿衣’字同，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
色，唯绿衣言色，明其误也。”［１］１５６其次，《礼记·丧大
记》中有“士妻，以褖衣”的说法，但《周礼·内司服》
中却没有“褖衣”一词，故《内司服》中的“绿衣”与《丧
大记》中的“褖衣”应属同一词。最后，孔氏推断“诗
者咏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举实无之绿衣以
为喻。”［１］１５５－１５６清人陈乔枞支持郑说，“褖字当为缘之
误。……缘与绿形近而误，故曰转作绿字之误
也。”［１８］他指出了“褖”“缘”“绿”三字的近似关系。

也有不少学者反对郑玄之说。欧阳修《毛诗本
义》曰：“若改字以就已说，则何人不能为说？何字不
可改也？况毛义甚明，无烦改字也。当从毛。”［１９］郝
敬《毛诗序说》在支持《毛传》的基础上提出了“木克
土”的说法，“夫人位中宫，黄者中央之正色，杂之以
青，则为绿青木气也，克土以比中宫之见逼于旁蘖

也。”认为嬖人代表青木之气，克倒了代表中宫的黄
土之气［２０］。王先谦亦反对郑笺的说法，他认为诗中
的“绿衣”之色类似青黄色，又连举数例以证明“绿
衣”一词自古有之，其为未嫁之人及婢妾所服，并不
是“褖衣”的误写［１０］１５４。

其实，纵观全诗共出现了五个“绿”字。若是笔
误，仅可能出错一两处，不太可能五处同时写错。另
外，“褖衣”为黑色礼服，而“绿”字本身代表着另一种
颜色，故不可能有“绿”通“褖”的用法。黄焯提出，
“信如笺说，‘绿衣’可改为‘褖衣’，而下章‘绿丝’亦
可改为‘褖丝’乎？”［２１］先秦文献中亦无“褖丝”一词。
对于这个问题，上博简提供了关键性证据。其第十
简中提到了“《绿衣》之思”，第十六简又云：“《绿衣》
之忧，思古人也。”［１６］１４５竹简上的文字经加工整理后
清晰可见，确为“绿衣”而非“褖衣”。综上所述，“绿
衣黄里”的颜色之辨当从毛说，指的就是绿色与
黄色。

正色与间色的定义则起源于我国的冠服制度，
当时的贵族出席不同的场合必须搭配特定的服饰。
《尚书大传》释曰：“山龙青，华虫黄，作会黑，宗彝白，
藻火赤，天子五服。”［２２］明确了正色为青、黄、黑、白、
赤五色，而绿色不在其中，是为间色。《礼记·玉藻》
中也确有“衣正色，裳间色”的规定。

对于“绿衣”形制的认定，毛亨、郑玄、孔颖达、朱
熹等诸多学者皆认为“绿衣黄里”指的是外表为绿，
内侧为黄的服饰。而“黄裳”指的是此“绿衣”所搭配
的黄色下裳。毛亨提出“绿间色，黄正色”，即间色之
衣以正色为里、正色为裳。如此设计违反了礼法，故
作者以此暗喻妾上僭的行为。郑玄曰：“妇人之服，
不殊衣裳，上下同色。”［１］１５７从服饰形制的角度说明
“绿衣”为妇人之衣，即“绿衣”“黄里”“黄裳”为两件
服饰，其中“绿衣”在外，“黄里”“黄裳”为一体，穿在
内侧。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有云：“《说文》：‘里
衣，内也。’此章对里言则衣是在表之衣，下章对裳言
知衣是在上之衣，因文以见义也。”［１０］１５３闻一多在此
基础上提出：“衣在表，裳在里，衣短裳长，短不能掩
长，故自外视之，衣在上，裳在下，此章曰‘绿衣黄
里’，以内外言之，下章曰‘绿衣黄裳’，以上下言之，
里之与裳，宁有二事哉？”［２３］深以为然。

《秦风·无衣》有“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
同裳”之语。袍是上下不分衣裳的长款服饰，在先秦
时期，袍多被当作内衣，后世才逐渐演变成为外衣。
《释名·释衣服》有云：“袍，苞也。苞，内衣也。”“泽”
的古字为“澤”，此处应通“襗”。《疏》云：“笺以上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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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裳，则此亦衣名，故易传为‘襗’。《说文》云：‘襗，
袴也。’是其亵衣近汙垢也。襗是袍类，故《论语》注
云：‘亵衣，袍襗也。’”［１］４１８由此可知，此处的袍、泽、

裳指的皆为内衣，其中“裳”指的是袍的下半部分。
因此，“黄里”“黄裳”二者当为一体，形如袍状，为内
衣。“绿衣”与“黄袍”搭配成一整套服饰，从整体观
之，其形制呈外短内长之貌，因此才有了“绿衣黄裳”
之说，同时也正合“妇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

的形制。
（三）絺兮綌兮———关于葛布服饰
“絺兮绤兮”与“绿兮衣兮”“绿兮丝兮”相对应，

指的是服饰的材质。除《绿衣》之外，“絺”“绤”也曾
出现在《诗经》的其他诗句中。据程俊英、蒋见元《诗
经注析》中的注释，统计如下表１：

表１　“絺”“绤”在《诗经注析》的统计

篇名 原文 服饰材质 翻译

《周南·葛覃》
为絺为綌，
服之无斁。

絺、绤
絺：细夏布
绤：粗夏布

《邶风·绿衣》
絺兮绤兮，
凄其以风。

絺、绤
絺：细葛
绤：粗葛

《鄘风·君子偕老》
蒙彼绉絺，
是绁袢也。

绉絺
绉絺：细夏布，
今名绉纱

　　《注析》中对于“絺”“绤”的解释不尽相同。《葛
覃》中的“絺”“绤”分别为细夏布与粗夏布；《绿衣》中
却为细葛与粗葛。由此可见，程先生认为夏布即葛
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章太炎全集》中有《夏布
说》一文，其文有云：

吉贝行而麻布废，独夏布以麻织自若，然与絺绤
又异。《说文》“絺细葛也，绤粗葛也”，《诗·葛覃》
“为絺为绤”，是絺绤乃今之葛布。夏布以麻为之，与
絺绤自殊矣。［２４］

其中明确说明了夏布“以麻为之”，指的是麻布。

而絺绤属葛布，以葛纤维制成，并非夏布。葛布的发
展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早期的葛布质地粗糙，比
起丝绸相去甚远。在商至西周时期，丝绸只供应给
奴隶主和贵族。当时的庶民只能穿本色的麻、葛或
粗毛布衣。西周朝廷还专门设有“掌葛”的官员，《周
礼》有云：“掌葛掌以时征絺绤之材于山农。”［１７］１４６这
说明在西周时期，人们就已经掌握了采葛制衣的技
巧。到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常年割据混战。纷争
不断的社会现状使各国百姓的流动性极大增强，同
时也推动了各地之间的商品技术流通。这一时期的
葛、丝、麻纺织业变得空前繁荣，葛布的质量精益求
精，逐渐被贵族阶层采用［２５］。《鄘风·君子偕老》正

作于这一时期，诗中卫宣姜所穿的正是葛布中质地
最为精细的“绉”。后世的《越绝书》记载了“勾践罢
吴，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吴王夫差”一事［２６］。
此时的葛布已被当作礼品献给吴王。可知在春秋时
期，葛布被贵族阶层广泛采用，当时的人们就已经能
够制造出质地精良的葛衣了。

葛的种类繁多，黄葛属于其中的一种，所制成的
葛布是黄色的。古籍中不乏关于黄葛制衣的记载，
《吴越春秋》有云：“乃使国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黄
丝之布。欲献之。”［２７］李白曾作《黄葛篇》：“黄葛生
洛溪，黄花自绵幂。……闺人费素手，采缉作絺绤。
缝为绝国衣，远寄日南客。”［２８］由此可知，黄葛所制
的葛布亦称为絺绤，与《绿衣》的记载相合。因此，
“黄里”“黄裳”可能就是由黄葛布制成的内袍，其本
色如此，并非制衣工匠刻意将其染制成“绿衣黄裳”
的“上僭”之貌。此种黄葛之衣虽属黄色，但并不是
所谓的“正色”，正色之黄应当是由专门的染料染制
而成的。

《韩非子·五蠹》有“冬日麂裘，夏日葛衣”的说
法。葛衣单薄，透气性强，是夏季的理想服饰。然
而，葛衣不可单穿。《君子偕老》有云：“瑳兮瑳兮，其
之展也，蒙彼绉絺，是绁袢也。”程俊英、蒋见元注曰：
“绁袢，内衣，如今汗衫。”［２９］可知卫宣姜以葛衣为里
衣，在外还穿有一件展衣。《论语·乡党篇》云：“当
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３０］孔子也强调穿葛衣时
必须加件外套才能出门。《礼记·玉藻》中亦有：“振
絺绤，不入公门”之语。其中“振”通“袗”，为单之
意［３１］３７０－３７１。清代常增注曰：“必表而出之，为其形
亵。《疏》云：上无衣表则肉露见，为不敬。”［３２］葛衣
单薄，单穿会导致皮肉暴露在外，是为不敬之举。因
此在春秋时期，葛衣加外衣的穿法是十分普遍的。
故《绿衣》中的“絺绤”当指由“黄里”“黄裳”组成的作
为内袍的葛衣。

（四）绿兮丝兮———关于丝帛服饰
“绿兮丝兮”指的是绿色的丝线，因此“绿衣”的

材质为丝帛。在六七千年以前，中华祖先就已经开
始养蚕制丝了。到了商朝，奴隶主阶级开始供奉蚕
神，那时候有资格穿丝绸的人还是少数［３３］。西周时
期，丝织品的制造工艺大幅度提升，周王朝对丝织品
的规格与入市有着严格的限制。《礼记·王制》有
云：“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
市。”［３１］１６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丝麻纺织业空前繁荣
了起来。

对于“绿兮丝兮，女所治兮”的注释，历代学者之
·８３·



说各不相同。毛亨曰：“绿，末也；丝，本也。”郑玄进
一步作出阐释：“先染丝，后制衣，皆女之所治为也，
而女反乱之，亦喻乱嫡妾之礼，责以本末之行。”孔颖
达指出：“由丝以为绿，即绿为末，丝为本，犹承嫡而
使妾，则妾为卑而嫡为尊。”［１］１５８可见毛、郑、孔之意
皆是“女”将染丝与制衣的顺序颠倒，以喻乱嫡妾之
礼。朱熹有云：“言绿方为丝，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
少艾，而女又嬖之也。”［７］２５认为妾只是丝，尚未为
衣。而庄公却偏宠之，使其压倒了嫡妻。戴震进一
步解释：“此更言丝者，方其为丝，未为衣也。由女工
治之以为衣，则衣矣，其故在所治也。”［３４］强调了在
庄公的“治理”之下，妾上僭之举正如“丝”发展成
“衣”一般，愈发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庄公的纵容。
夏炘提出：“冕弁用丝，丝质最美。绿兮丝兮，喻妾之
顔色本盛，又为君之所治，则愈见重矣。”［４］８４丝是制
衣材料中最为精美的一种，作者以此比喻妾的姿容
绝美，而庄公又宠爱她，因此便显得愈发贵重了。

结合前文，朱熹、戴震、夏炘等学者对于此句的
解读有自相矛盾之处。若按其说，“女”指卫庄公，那
么“女所治兮”便是直接指责庄公纵容妾上僭的行
为。若“古人”指的是古之礼法制定者，那“俾无訧
兮”指的应当是让庄公不犯错。此句虽然缺了宾语，
但很明显犯错之人是卫庄公而非庄姜，庄姜既无需
内省，也不必向古人学习以寻求自处之道。

毛、郑、孔三人对此句的理解是相同的，但并未
详细解释。后世学者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入了自己的
理解，使诗句的阐释越发进入歧途。其实，《礼记·
玉藻》有“以帛里布，非礼也”的规定。其表明了丝帛
之衣是不能穿之于里的，必须穿在外，此规定正对应
了“绿衣”在外的着装方式。而由絺绤制成的葛衣只
能穿在里层，也正对应“黄里”“黄裳”在内的穿法。
“绿衣黄里”即“外丝绸，内葛衣”。因此，“绿衣黄里”
“绿衣黄裳”的搭配在春秋时期是符合礼制规定的，
以此为据推断其为“妾上僭”之喻，不通。

诸侯贵族的服饰并非由妻子一人制成。“女所

治兮”中的“治”当为治理、管理之意。而“女”作为治
丝之人，其职责为管理治丝及制衣的相关事务。关
于制衣之事，大宰、内宰、九嫔、女御等人皆有参与。
《礼记·昏义》中介绍了周朝的后妃制度：“古者天子
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
妻。”［３１］８２０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大宰之职“掌
建邦之六典，以九职以任万民。”其“九职”中的第七
职即为任用“嫔妇，化治丝枲。”郑玄注曰：“嫔妇谓国
中妇人有德行者。治理变化丝枲，以为布帛之等
也。”［３５］４６－４７除此之外，内宰、九嫔也与此事相关。内
宰“以妇职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属以作二事。”［３５］２４２

郑玄注“妇职”指“织纴、组紃、缝线之事”，“二事”即
为“丝枲之事”。因此，内宰负责教授九御丝枲之事。
另外，九嫔“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此处
的“妇功”指的也是“丝枲之事”。可知九嫔的职责之
一也是教授女御丝枲之事。由此可知，无论是内宰
还是九嫔，教授的对象都是女御。另外，《天官冢宰》
指出，女御的职责之一即为“以岁时献功事”，“功事”
为“丝枲成功之事”，将丝线制成布帛而后进献之，以
待考评［３５］２６５－２６９。由此可知，等级最末的女御应当是
丝枲事务的主要负责人。她们上受九嫔教导，在其
之下，还有许多奴隶受其监管。

由此推及诸侯后宫，《礼记·曲礼下》提出诸侯
的正妻为“夫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提道：“古
诸侯一娶九女，夫人而外惟姪娣，左右媵与两媵之姪
娣有位号①，其余曰贱妾，曰嬖人。”［１０］１０５４由此可知，
诸侯一聘九女，“夫人”有八位陪嫁。关于其妾氏等
级的排列，《春秋公羊传》对子嗣的继位顺序有这样
一段描述，“礼，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
左媵。左媵无子，立嫡姪娣。嫡姪娣无子，立右媵姪
娣。右媵姪娣无子，立左媵姪娣。”［３６］由此可知，在
诸侯后宫中以夫人为尊，其次是右媵、左媵、嫡姪娣、
右媵姪娣、左媵姪娣。最末的“嬖人”又称贱妾，并无
位分。现将周天子后宫与诸侯后宫类比，其等级排
列对应如下（图１）：

图１　春秋时期周天子后宫与诸侯后宫的后妃位次对比

　　如图１所示，左右姪娣与女御对应，她们应当是
治丝事务的主要负责人。而嬖人的身份级别介于女
御与奴隶之间，也没有人数限制，应当是根据诸侯的
个人喜好而设的，是诸侯后宫中等级最低的妾。清

人邹汉勋曰：“嬖人非侄娣，乃御婢之属……庄公好
之，故必备为之里，为之裳，如下士之服，渐有位号于
宫中也。虽有位号，不可衣绿而逼侄娣，故曰上僭
也。”［３７］６６指明了对于庄公宠爱的嬖人，公可赐予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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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其服饰也能改为下士之服，但其等级是不能与姪
娣持平的。嬖人的级别位于左右姪娣之后，受其监
管，正如奴隶受女御监管一般。因此，嬖人也应当是
丝枲事务的主要从事者，下有奴隶与其共事，上须接
受左右姪娣的管理。按古籍记载，《绿衣》成诗于卫
庄公时期。如今尚无新证可推翻其说，姑且从之。
戴妫作为姪娣，应是治丝事务的主要管理者之一。

关于戴妫的记载，《左传·隐公三年》有云：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

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
伯，蚤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３８］

对于这段历史，司马迁《史记·卫康叔世家》中
的记载与前文稍有不同，其文曰：

庄公五年，取齐女为夫人，好而无子。又取陈女
为夫人，生子，蚤死。陈女女弟亦幸于庄公，而生子
完。完母死，庄公令夫人齐女子之，立为太子。［３９］

二者的区别在于戴妫是否为早逝。据记载，卫
庄公共有４子：孝伯、卫桓公、卫宣公、公子州吁。庄
姜无子，厉妫之子孝伯早逝。而后庄姜抚养了戴妫
之子桓公，庄公便立他为太子。窃以为戴妫当为早
逝，她去世之后，庄公才将其子桓公交由庄姜抚养。
试想戴妫之下的嬖人尚且无需将州吁交由嫡夫人抚
养，倘若戴妫未死，她亦无需将桓公交由庄姜抚养。

前文已证《绿衣》的主旨在于“思”。据史书记
载，与丝枲事务相关，同时又离世的应当仅有戴妫一
人。因此推断，“女所治兮”中的“女”指的是戴妫。
在她去世后，有人十分思念她，遂作《绿衣》以悼之。
“俾无訧兮”指的是戴妫对丝枲事务尽职尽责，在她
的监管之下，手下之人亦能免于犯错。

三、“绿衣”归属———作者身份探析

本诗第四章云：“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
人，实获我心。”由此可知，本诗作者“我”即身着葛
衣，忍受寒风之人。对于绿衣的归属，《大戴礼记·
夏小正》有云：“校也者，若绿色然，妇人未嫁者衣
之。”［４０］妾之服与未嫁之人相同，皆为绿衣。刘毓庆
先生以此为据，认为绿衣为戴妫所服。但事实并非
如此，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曰：“古诸侯一娶九女，
夫人而外惟姪娣，左右媵与两媵之姪娣有位号，其余
曰贱妾，曰嬖人。必皆总角犹童女然，其首既为未嫁
之总角，其身或亦为未嫁之绿衣矣。”［１０］１５４清人邹汉
勋提出：“嬖人非侄娣，乃御婢之属。僮年供驱使于
宫中，故衣未嫁之绿衣。庄公好之，故必备为之里，
为之裳，如下士之服，渐有位号于宫中也。虽有位

号，不可衣绿而逼侄娣，故曰上僭也。”［３７］６６因此，绿
衣当为嬖人之服。嬖人之中被赐予位号者，虽可服
下士之衣，但其地位不可与姪娣持平。唐人贾公彦
《仪礼注疏》有云：“《周礼·内司服》掌王后六服，袆
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褖衣。王后及上公夫人，
二王后及鲁之夫人，皆用袆衣下至褖衣。侯伯夫人
与王之三夫人，同揄翟以下至褖衣。子男夫人与三
公夫人，自阙狄以下至褖衣。孤之妻与九嫔鞠衣、展
衣、褖衣。卿大夫妻与王之世妇，展衣、褖衣。士妻
与女御，褖衣而已。”［４１］卫庄公为公爵，其夫人的服
饰为袆衣下至褖衣。依次类推，其他妾室的服饰为
阙狄以下至褖衣。五服之中揄狄青，阙狄赤，鞠衣
黄，展衣白，褖衣黑，并无绿色。因此，绿衣不是戴妫
之服，而是嬖人之服。

综上所述，《绿衣》为当时的某位嬖人所作。在
丝枲劳动之时，戴妫负责管理嬖人。《豳风·七月》
中有关于养蚕采桑制衣的记载，从诗中可以看出，女
子采蒿子孵蚕，采桑叶喂蚕，男子为桑树修枝，之后
还要缫丝、染丝、纺织到最后做成衣裳，从三月到八
月，奴隶要忙上整整半年［４２］。在这样的朝夕相处
中，戴妫对这位嬖人多有照拂，嬖人因此铭感于心。
在戴妫死后，嬖人感念其德，遂作《绿衣》以悼之。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此
章的前两句中，作者以第二人称的口吻，叙述了“女”
治丝的场景。后两句中，作者又以第三人称的视角
抒发了对“古人”的思念之情。此章的“女”与“古人”
当指同一人，即作者所思之人。类似的写法也存在
于《诗经》的其他篇目中，如“大夫君子，无我有尤。
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鄘风·载驰》）此处的“大
夫君子”与“尔”指的即为同一群人；“彼狡童兮，不与
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郑风·狡
童》）这里的“狡童”与“子”也是同一个人；“子惠思
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
且！”（《郑风·褰裳》）此章的“子”与“狂童”亦指同一
人；“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卫风·氓》）诗中的“氓”与“子”亦属同一人。从第
二人称到第三人称的视角转换更有利于情感的抒
发，作者心中的情愫以对话形式自然流露，句式上也
显得更为灵巧活泼。

诗的一、二两章中的“曷维其已”“曷维其亡”抒
发的是忧伤之情不能停止之苦，给人以时间流逝，不
绝如缕的感受。《邶风》中通常以这种写法表达思念
之情，如“悠悠我思”（《雄雉》《终风》）、“我心悠悠”
（《泉水》）、“中心养养”（《二子乘舟》）等。其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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雉》与《终风》是思妇之诗，《泉水》是思乡之诗，《二子
乘舟》是别离之诗。“悠悠”与“养养”既写出了思念
之情的绵延不绝，又让人感受到作者之忧随着时间
流逝延绵不绝的感受。从情感表达的角度看，《绿
衣》所抒发的亦是分离之苦。戴妫去世后，嬖人穿着
在其治理之下完成的绿衣，想着她昔日的教导与照
拂，触物伤怀，悲恸之情绵绵不绝。

综上，《绿衣》为嬖人悼亡戴妫之作。

注释：

①　夫人自身陪嫁两位嫡姪娣，另外二国再陪嫁左右两位媵

妾，两位媵妾各自又带两位媵姪娣，共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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